
征集济南话发音人首日“面审”问得细

谈谈过过几几个个对对象象都都得得拉拉一一拉拉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 张榕

博 实习生 于晓) 25日，备受
济南市民关注的济南地方话发
音人征集现场报名启动。当天，
近40名老少市民现场报名并经
过面审。记者了解到，为保证语
音不被影响，面审十分严格，甚
至年轻人谈过几任对象的籍贯，
都要经过审核。

“济南话‘比较磨蹭’怎么
说？”“嫌别人声音大该怎么说？”

“‘抽衣裳’说的是啥？”……25
日，按查司66号这个原来的济南
城墙根下仿佛成了济南方言“四
六级”的考场。济南市语委两名
省级普通话测试员当天专门负
责征集济南方言的审核工作。为
保证审核工作的高标准，两位测
试员在审核前停止了普通话交
流，甚至不能说“济普”，生怕被

“带跑了”。
前来报名征集发音人的济

南市民大多数住在护城河附近，
有的与考场只隔着一条马路。不
少报名者彼此相识，或是多年未
见的老邻居。不过，想要成为真
正的济南方言发音人却没有那
么简单。测试员曹燕玲告诉记
者，很多老词语已经多年不用，
加上不少年纪大的报名者记性
不好，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拉
呱”之后，大家才会逐渐回忆起
那些方言。

在报名现场，还有为数不少
的年轻人。在最终的发音人征集
中，必须遴选出一对青年男女作
为代表。但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
到媒体语言和外地语言的“传
染”，测试员对年轻报名者的要
求也更加苛刻。“你谈过对象没？
谈过几个？都是哪里人？方言重
不重？”采访中，测试员的一番话
问得对面的一位小伙子十分不
好意思。但测试员曹燕玲却严肃

地说，这是必须询问的环节，因
为这直接牵涉今后选出的发音
人代表语音是否纯正。

济南市语委主任杨静说，25
日到27日都是现场报名时间，首
日共有近40位报名者完成初步
面审和录音。“我们这不是方言
选秀节目，而是为了语言库的录
入工作，我们选拔发音人完全按
照规定的录取条件来进行，相对
比较苛刻。”

进门就学动物叫

在25日上午的报名中，一
名中年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济南
方言，一进门就带给大家一股
当年“大观园”的风情。这名中
年人名叫刘云峰，是从小在青
龙街附近玩起来的“老济南”。
刘云峰一进门就开始模仿各种
动物的叫声，小鸟、小鸭子、小
狗的叫声惟妙惟肖，加上他口
音中的“济南味”，让人觉得更
像是一位大观园中的老艺人。

刘云峰告诉记者，济南人
说济南话本是很应该的事，但
现在能说地道济南话的人越来
越少了，他来现场主要是想怀
念一下老济南味。可惜的是，因
为刘云峰的年龄不符合要求，
最终没能报上名。

叫上发小来报名

家住鞭指巷的杨先生今年
31岁，在报纸上看到征召济南
话发音人的消息后，便和发小
段先生来报名。

“我虽然年龄小，但打小成
长于老济南环境中，还是挺想
成为济南话发音人的。”杨先生
说，现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虽然
方便人们交流，但是各个城市
语言特色性就减弱了。征召济
南话发音人，允许语言中存在
个性，保留特色，他很支持。

“如果对方言不再加以拯
救，那就真的是全国语言大而
化之，都一个样了，济南和其他
城市也就没有区别了。”杨先生
说。记者发现，在审核现场，专
家和杨先生用济南方言拉呱，
谈话间流露着浓浓的老济南
味。

一家三口齐上阵

在25日当天的报名中，来
报名的两个完整家庭让主办方
十分关注。在其中一个家庭，妻
子庄女士和丈夫一同报名，女
儿则作为备选考核对象。审核
人员说，一家三口语言上可能
互相影响，在地方方言的发音
中也有研究的价值。

另一个家庭则是弟弟刘志
琛、姐姐刘志红和他们的老父
亲一同报名。刘志琛告诉记者，
姐姐看到要征集济南话发音人
的消息后，马上就跟家人说了。

“大家在老城区生活了很长时
间，感觉挺符合条件，说不定还
会有些代表性，便都报名参加
了。”刘志琛说，他原来住在县
东巷73号，人们出门见面说的
都是老济南话。现在能说地道
济南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能
保留点就保留点吧。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 晓

济南话“代沟”出现，再不保护真来不及了

““洋洋茄茄子子””是是啥啥，，年年轻轻人人真真不不知知道道
现场花絮

“卖药糖，卖药糖，嘿，那一
位还吃药糖，特别地酸、特别地
凉，祛痰败火，洗脏清光……”

在25日前来报名的人员中，
70多岁的回族老人马孝光唱起
一段卖药糖小贩的吆喝声，引来
审核现场一片掌声。不少人说，这
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吆喝。

马孝光是世代生活在济南
的本地人。不过，他所呈现的济
南话与众不同：“过去的商埠的
人啊，从一说到十，每个字的音
尾都要加个重音‘呀’，说起来很
洒脱。现在上了年纪的济南人，
有一部分就这么说。”马孝光举
例说：“比如电视上《有么说么》

这个栏目，实际应该说‘有嘛，说
嘛，你捭胡扯！’”

谈到济南古城外的那段历
史，马孝光说，有些词语是从事
商业活动的人说的，其他地方听
不到。还有一些老话，只有唠家
常的时候能听到，现在已经不用
了。

马孝光说，如今大家要保护
济南方言，但作为济南城市文化
的一部分，城里城外、大街小巷
值得保护的还有很多。“我很感
谢你们，像我这个年纪的，现在
头脑还清醒，如果有一天我们这
一代也不行了，这个语言就真失
传了。”

卖药糖的吆喝声引来掌声

测试员曹燕玲发现，现场
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用近乎标
准的普通话语音和济南方言

“音调”说起了济南话。“有点
‘济普’的味道，这说明有些老
词语已经被普通话修正了。”曹
燕玲说，在一些有一定文化的
济南人中，教育程度越高，方言
可能被修正得越多。但在选择
济南方言发音人时，有一定文
化程度、发音准确的报名者又
是优先选择的，这便给专家们
出了一道难题。

在当天的面审中，测试员还
发现济南地方话出现了清晰的
代沟和断代。

“你知道‘洋茄子’是什么
吗？”测试员问报名者小段。“不

知道。”小段回答。
“看来你比我小多了，这个

词是气球。”“想起来了，但我小
时候只听过一次。”对于测试员
的提问，31岁的小段时常被问
住。

曹燕玲说，她在25日的测试
中发现，报名者掌握济南地方话
的词语量随着年龄逐渐减小，
每隔几岁，总会有一些老词语
被忘掉。“比如70岁的老人跟我
们说，有些词我们没听过，我们
40岁左右的人和30岁的年轻人
拉，有些词他们也没听过。”曹
燕玲说，这一方面说明，普通话
正在逐渐替代方言，另一方面也
提醒我们，再不保护方言估计就
来不及了。

部分老词语已被修正了

“其实，济南方言不是一
个个孤零的词语，而是一个个
生活场景的表现啊！”2 5日上
午，《济南话音档》作者朱广祁
先生的夫人刘秀云也出现在
了报名现场。作为老济南人和
曾经的济南方言调查者，她提
出，要把济南方言放在具体的
情境中还原。

“那天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词
‘板凳儿’，我觉得这个不确切，
应该是叫‘板凳子’。”刘秀云举
例说，“妈妈对女儿说‘妮子，你
把那个板凳子搬一边儿去，在那
块碍事吧啦的’，是这么个语境，
这么个语气，这么个味道，换成

‘板凳儿’就会感觉不舒服。”

刘秀云说，她每看到一个
词，就会想起过去生活的一个情
境。比如老济南人去盛绿豆汤，贴
个饼子，就会拉活起很多老话儿，
十分亲切。“我现在来了，也想见
见这些人，对对话，感受一下。”

63岁的报名者黄香荣说，听
到这么多人拉活济南话，想掉眼
泪。她想说，“当初就是那么回
事。”不过，现在自己上了年纪，
已经记不起那么多以前的话了。

对于那些老词语，31岁的报
名者小段面对测试员的询问时
却有些羞于开口。“这些话我们现
在只是记得，平时基本不说，跟同
事朋友说，有时他们还笑话。时间
长了，家里也就没人说了。”

“板凳儿”应该是“板凳子”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晓

在25日的报名审核中，老少报名者们给了测试者不少惊
喜，但工作人员也发现，济南地方话出现了清晰的“代沟”和

“断代”，对于“洋茄子”这样的词语，一些年轻的济南人也不
知道是啥意思。相关部门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寻找和挽回现有
的济南方言，并尽快扩大济南语言文化的保护范围。

在25日的报名现场，一报名者（中）与测试员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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